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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施的 “他者” 困境
———女性主义视域下两岸中国歌剧中西施人物形象的比较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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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西施传说是中华民族优秀的民间传说之一， 在长期的流转过程中， 产生了大量异文， 展现了

时空的广延性、 结构的开放性、 内涵的多重性、 风骨的民族性特征。 两岸同根同源、 同文同宗， 在大力发

展中国歌剧的民族化和本土化创作中都将目光聚焦在西施传说， 扎根中国传统文化， 借鉴中国传统音乐美

学， 尝试重塑被封建父权物化的 “西施” 形象， 为中国歌剧赋予当代社会文化意义。 本研究试图在女性主

义视域下， 运用戏剧行动素模式理论， 通过文本分析法、 曲式分析法来详述两岸 ２ 部中国歌剧 《西施》 所

塑造的 “西施” 人物形象， 不仅横向对比两者之间的差异， 并将其放置在 “西施” 人物形象历史嬗变中进

行纵向考察， 发现两岸中国歌剧在探索民族化和本土化创作中， 深受不同地域文化发展的影响， “西施”
既是爱国主义的符号， 又是爱情主义的傀儡， 却始终未能突破女性形象的 “他者” 困境， 呈现出波伏娃所

提出的 “第二性” ———被构建的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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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　 言

西施传说是中华民族优秀的民间传说之一，
是为数不多传承至今的民间故事。 经由最初简短

的历史记载、 民间说唱等发展成为文人笔下的话

本小说、 戏曲唱本、 诗词、 诗歌直至今天的电

影、 电视、 网络文学、 歌剧等， 西施传说就像透

视文化的一面多棱镜， 在长期的流转过程中， 产

生了大量异文， 展现了时空的广延性、 结构的开

放性、 内涵的多重性、 风骨的民族性特征。
目前， 所能找到最早关于西施人物形象的记

录出现于先秦时期的 《管子·小称》， “毛嫱、
西施， 天下之美人也， 盛怨气于面， 不能以为可

好” ［１］。 作者将西施与毛嫱并称为 “天下美人”，
所提供的仅是一个抽象的美女符号。 而最早将西

施与吴越战争联系起来的记载见于汉时期作品

《越绝书》 与 《吴越春秋》， 两者是在 《史记》
的基础上吸收民间传说加以润色， 西施人物形象

开始与吴越争霸的家国叙事交织在一起。 “乃使

相者国中得苎萝山鬻薪之女， 曰西施、 郑旦。 饰

以罗榖， 教以容步， 习于土城， 临于都巷。 三年

学服而献于吴” ［２］。 “西施” 从此在文艺作品中

由一个普通的美人变成越国亡吴的工具， 并没有

对 “西施” 流露出价值观的判断。
西施亡吴的故事深入人心， 许多唐代诗人以

西施题材创作诗句， 对西施形象进行描绘润色，
但对西施人物形象的刻画褒贬不一。 多数诗人将

亡吴的罪行加于西施之上， 但李白的诗作 《西
施》 却突破性地将 “西施” 刻画为美女英雄的

形象， 肯定了其为越国灭吴所做出的贡献。 崔道

融甚至认为西施复国的功劳比谋臣范蠡更大， 用

一首 “苎萝山下如花女， 占得姑苏台上春。 一

笑不能忘敌国， 五湖何处有功臣” ［３］ 热烈地赞美

了西施为国牺牲的大义精神。
随着戏曲的繁荣发展， “西施” 在宋元时期

成为戏曲家热衷书写的历史人物形象之一， 最早

可见南戏 《范蠡沉西施》。 但是， 此时期 “西

施” 多被贬为配角， 以便突出范蠡的正面形象。
“西施” 的命运完全受制于政治斗争的需要，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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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斗争工具的价值消失后， 她最多只是一件可

有可无的战利品， 或被赏赐给有功之臣， 或被归

罪并受到惩罚。 直至明代， 才出现讴歌 “西施”
的戏曲作品。 金宁芬曾指出： “纵观我国戏曲史

上这些以西施为主角或重要角色的作品， 除汪道

昆 《五湖游》 杂剧和梁辰鱼 《浣纱记》 传奇外，
其余 （凡今能知其内容者） 皆否定、 丑化西施

所为之作。” ［４］其中， 以明代梁辰鱼的 《浣纱记》
影响最大， “数百年来场上盛演的确实肯定、 赞

美西施的唯有 《浣纱记》” ［４］。 “西施” 在梁辰

鱼颂扬越国君臣发奋图强、 励精图治的宏大叙事

下， 从 “美人心计” “红颜祸水” 的模糊且被污

名化的配角一跃成为忍辱负重、 深明大义、 为国

家利益牺牲个人利益的巾帼英雄。 这种英雄叙事

的背后， 一方面有利于对牺牲奉献的集体主义精

神的颂扬， 激发民众的爱国主义情怀， 彰显封建

父权的权力合法性； 另一方面极力倡导女性自我

物化， 以女性身体的献祭来实现与封建父权文化

主导的各种话语的合谋， 将 “第二性” “他者”
归入封建男权统治的国家政治秩序之中。 《浣纱

记》 在为 “西施” 正名的同时， 体现了封建父

权如何通过复杂的叙事建构出符合当时社会规范

的理想 “他者”。
到了近现代， 戏曲、 电影、 电视剧、 歌剧

等各种艺术表现形式都以 “西施” 为人物基础

进行大量创作， 正可谓百花齐放、 百家争鸣。
但是， 多数的西施人物形象依旧延续了 《浣纱

记》 巾帼英雄的叙事逻辑， 在着力刻画为国为

民、 赴汤蹈火的理想女性形象的同时， 加入了

不同时代英雄叙事的不同需要。 例如， １９４１ 年

卜万仓导演的电影 《西施》 通过讲述集美貌与

智慧于一身的西施在越国危难之际， 自愿打入

敌国内部卧薪尝胆、 舍身取义、 力挽狂澜的故

事， 极大地鼓舞了上海民众抗日的决心。 １９５１
年梅兰芳 《西施》 中的 “西施” 因爱国而入

吴， 她不仅天生丽质， 而且具有新时代女性勇

敢、 果断、 反叛的个性， 最终完成任务回国后

受到了越王勾践的肯定和尊重。 而 １９８３ 年魏

阳导演的电视剧 《西施》 则刻画了一个被迫前

往吴国侍奉夫差的西施， 最终却被勾践投入江

中变成西施鱼的故事， 颇有伤痕文学时期的反

思意味， 但是整体叙事还是在肯定女性献祭的

框架下完成的。
然而， １９８２ 年由李光惠、 刘中明联合导演

的戏曲电影 《西施泪》， 首次将西施的个人情

爱作为整个作品的叙事主题进行展现， 将吴越

战争退回到背景的位置上， “西施” 从一个胸

怀大义、 为国为民的巾帼英雄变成了一个为了

爱情舍身犯险的普通女性， 被范蠡、 夫差、 勾

践当成 “玩物” 惨遭迫害。 《西施泪》 可以说

是第一部将 “西施” 从英雄神坛上拉回残酷现

实的艺术作品， 对男权话语所塑造的 “巾帼英

雄” 进行祛魅， 点明了女性被长期物化的叙事

困境——— “巾帼英雄” 的故事不过是在消解女

性主体后、 服务于男权话语的叙事策略， “西
施” 从拥有自己的爱情需求开始， 以 “人” 的

面目重新进入大众的视野， 开启了关于 “西

施” 女性叙事的先河。 而早于 ２ 年前， 台湾华

视便出品了最早关于西施题材的电视剧 《西

施》。 剧中西施是勾践精心挑选的复仇工具，
被迫远赴他乡， 却在夫差的痴情下与其相爱，
最终越国打败吴国， 夫差自刎于范蠡剑下， 而

西施欲投湖殉情被范蠡救下泛舟五湖而去。 这

是台湾地区最早将 “西施英雄” 回归到女性叙

事的范例。 １９９５ 年， 杨洁导演的电视剧 《西

施》 也延续了西施与夫差相爱的故事， 但结局

是西施被勾践夫人赐死； １９９８ 年， 台湾中影拍

摄的电视剧 《战国红颜》 中西施也陷入与夫差

的情感纠葛中， 并最终在夫差服毒自尽前允诺

将腹中夫差的孩子抚养成人。 显然，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之后， “西施” 的形象越来越复杂、 丰

满， 甚至具有颠覆性。
新世纪以来， 台湾交响乐团和国家大剧院相

继推出中国歌剧 《西施》， 以西洋歌剧的演唱形

式全新演绎中国古老传说。 两岸同根同源、 同文

同宗， 在中国歌剧的创作中都将目光聚焦在中国

传统音乐美学中， 扎根中国传统文化， 致力于讲

好中国故事， 传播好中国声音。 两岸歌剧创作志

同道合， 并不满足于把西方歌剧的文本转换为中

文， 而是运用西方歌剧的创作技巧、 戏剧结构等

方式为基础， 融合本民族的传统文化与中国传统

音乐风格形成具有中华民族特色的中国歌剧。 居

其宏曾指出， 中国歌剧是 “两种民族形式 （民
间歌曲与传统戏曲） 及两种外来形式 （西洋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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剧与话剧） 互相融合的产物” ［５］。 在突出中国歌

剧民族化与本土化发展中， 两岸都不约而同地选

择了 “西施” 这个历史人物形象。
人物形象一直是歌剧艺术形式最基本也是最

核心的命题， 一部歌剧成功与否与其人物形象塑

造有着至关重要的关系。 “离开了对于歌剧形象

的探讨和塑造， 歌剧的一系列内容和形式问题将

无以说明， 歌剧艺术殿堂的一切架构便失去了力

的支点……在我看来， 歌剧形象永远是歌剧一切

内容构成和形式构成的最终归宿” ［５］。 “西施”
作为中国古代四大美女， 与君王、 权力、 阴谋、
情爱息息相关。 两岸中国歌剧尝试挖掘身处封建

父权社会、 被物化的女性的思想感情， 重塑

“西施” 女性形象， 为中国歌剧赋予当代中国社

会文化意义是值得肯定的。 但是， 基于两岸不同

的地域文化和颇具差异的社会发展现状， ２ 部中

国歌剧 《西施》 必然在人物塑造上有所不同。
因此， 本研究试图在女性主义视域下， 运用

行动素模式理论， 通过文本分析法、 曲式分析法

来详述 ２ 部中国歌剧 《西施》 所塑造的迥异的

“西施” 人物形象， 横向对比两者的异同， 并将

其放置在 “西施” 人物形象历史嬗变中进行纵

向考察， 探究两岸中国歌剧是如何在歌剧民族化

的过程中， 重塑 “西施” 女性形象， 揭示不同

的当代人文立意。

　 　 二、 国家大剧院版 《西施》：
爱国主义的符号

　 　 （一） 作品概况

国家大剧院版 《西施》 是由国家大剧院于

２００９ 年 １０ 月推出的首部原创歌剧， 该剧共有四

幕七场， 主要取材自梁辰鱼的 《浣纱记》， 以西

洋歌剧的演唱形式全新演绎中国古老传说， 再现

中国春秋时期吴越争霸的金戈铁马、 江山美人的

千古传奇。 自 ２００９ 年底上演后， 于北京、 上海

等地巡回演出， 全国反响热烈。
（二） 文本分析

本研究进行文本分析采用的是戏剧行动素模

式理论。 该理论是由安娜 · 于贝斯菲尔德

（Ａｎｎｅ Ｕｂｅｒｓｆｅｌｄ， １９１８—２０１０） 在戏剧符号学理

论的基础上延伸而来的一种用来理解作品的宏观

结构、 解构戏剧元素之间关联的重要概念和分析

工具。
所谓行动素模式， 其实就是行动素的深层结

构。 不同的行动素按照一定的规律组合在一起，
形成机制并推动行动的发展。 于贝斯菲尔德将行

动素划分为三组六格行动素模式， 包括 “主体与

宾体” “发送体与接受体” 和 “辅助体与反对

体”， 并且进一步明确其定义。 第一组 “发送体

与接受体”： 其发送体， 即指戏剧行为动作产生的

动机或缘由， 而接受体， 则是指由发送体的戏剧

行动导致的戏剧结果和意义， 更暗示了剧本与观

众之间的联系； 第二组 “主体与宾体”： 则是对

戏剧中人物本身的认识， 主体是执行戏剧动作的

推动者， 宾体是戏剧动作的承受者， 发送体决定

着主体的戏剧行为， 而 “冲突围绕着宾体进行”；
第三组 “辅助体与反对体”： 则是剧作家用来丰

富戏剧的重要手段， 展示的是围绕着主体与宾体

动作行为关系中， 其显现出来的阻挠与冲突［６］。
以上三组行动素组成行动素模式， 具体以图

示呈现如下 （见图 １）。

图 １　 戏剧行动素模式图［９］

该理论与传统的人物性格、 矛盾冲突为出发

点的戏剧分析方法不同， 是将戏剧文本视为一个

由不同语法规则描述的并被扩展的各种语句， 通

过解构戏剧元素之间关联的分析工具。 随着剧中

情节的发展变化， 剧中人物的行动素模式的位置

将会有所调整而形成完全不同的行动素模型。 用

其模型来分析情节， 能清晰地展示人物关系和矛

盾冲突， 从而更加全面系统地把握人物形象。 戏

剧行动素模式的戏剧分析更重视从戏剧行动的真

７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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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起源及意义入手， 即从戏剧的行为动作产生的

动机出发， 来剖析戏剧的意义， 梳理戏剧发展线

条， 归纳戏剧创作特点， 厘清 《西施》 人物形

象塑造的内在缘由。
“西施” 在国家大剧院版的身份定位是美女

村姑。 在古代社会只有封建地主、 官宦家庭的女

性才有可能识文断字、 了然国事。 而剧中第一幕

第二场 《越兵抓西施》 中， 不仅西施唱词诗情画

意， 就连其好姐妹郑旦和其他村姑都能在浣纱时

出口成章： “看江水的腰肢都为你们扭动起来了

……心中的犯愁已经让江水洗褪了。” 这与女性人

物身份的设定略为不符。 剧中， 范蠡与文种听闻

西施之美， 故带兵到苎罗村明抢西施， 引起官兵

与村民之间的矛盾冲突。 好姐妹郑旦指责官兵的

无耻行径， 被越兵抓获以人质要挟西施， 西施见

此情状挺身而出， 不料 ２ 人双双被越兵带走。
从行动素模式的角度来探究 《越兵抓西施》

的戏剧情节， 郑旦和村民为保护西施与越兵积极

抗争， 否定了越国 “美人计” 的合法性。 西施

是在被要挟的情况下， 为了救郑旦挺身而出。 这

一幕的情节设计基本延续了 １９４１ 年版抗日题材

作品的矛盾建构模式， 将文种塑造成残暴的侵略

者形象， 为了所属政治集团的利益不顾民意， 以

胁迫的方式逼西施就范， 靠武力掠夺被物化的女

性。 用行动素模式图标显示 （见图 ２）

图 ２　 国家大剧院版 《西施》 中 《越兵抓西施》
之戏剧行动素模式图

从行动素模式来看， 西施的悲剧是以文种所

代表的政治利益集团对女性的迫害所导致的， 是

越王勾践政治复仇对人性的一次绞杀。 利用

“美人计” 来达到政治复仇， 实际上是将性 “妖
魔化”， 是对中国古代传统文化中 “恐阴主义”
的变异与延续。 剧中并没有刻意凸显西施之性魅

力， 反而强化了西施重情重义、 不畏强暴的高尚

品德， 为西施 “正名”。 但是， 当西施挺身而出

后， 却并没有流露对姐妹的情谊， 没有进一步深

化女性悲剧与王权政治之间的残酷张力， 反而借

用咏叹调 《春天的鲜花开满伤痛的祖国》 直接

歌颂自己的爱国情怀。 “在月影中流出的浣江水

啊， 像母亲的手一样挽过我， 晨风送来的鸟鸣

啊！ 带着桂花的气息拂过山河， 为美酒醉倒的炊

烟啊！ 如梦笼罩着家乡的城廓， 层层开放的报春

花， 正覆盖着我伤痛的祖国， 越国啊， 我的祖

国， 与我脐带相连的祖国”。 在被暴力强迫成为

君王复仇工具之时， 西施用凄美而夸张的排比句

消解了暴力政治与个体生命之间的矛盾张力。 编

剧略显刻意地将爱国主义精神放置在村姑西施这

个角色身上， 十分生硬地将西施塑造成一个爱国

主义的符号， 悬浮在咏叹调的歌词中， 无所依

附。 “啊！ 春天的鲜花， 正开满伤痛的山坡。
啊！ 倘若一缕光能把黑夜刺破， 一万次的牺牲能

使伤口弥合， 我愿为你流放到天边， 我要看到你

的复活”。 村姑西施的英雄主义和自我牺牲精神

在浪漫的唱词中无缘由地生成了。
另外， “西施美人计” 是全剧重头戏， 但第

三幕第一场 《杀人》 中 “伍子胥之死” 似乎与

西施的爱国主义精神并无关系。 剧中夫差沉溺于

酒色， 伍子胥殿上挥刀直接砍杀郑旦， 导致西施

因姐妹枉死愤而以死相逼， 逼迫夫差斩杀伍子

胥。 用行动素模式图标显示 （见图 ３）。

图 ３　 国家大剧院版 《西施》 中

《杀人》 之戏剧行动素模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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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 西施是为郑旦报仇才起心动念杀伍子

胥， 并非出于爱国情怀。 西施杀伍子胥的手段也

并非是性诱惑， 而是以死相逼。 剧中她唱道：
“倘若你真的把我看得那么重， 我什么礼物也不

要， 我要你现在也杀了我。 ……要么请把他， 这

个仇恨的家伙处死。” 其中西施所说的 “看得

重”， 编剧并没有展现夫差看重西施的是肉体、
精神还是两人之间的感情？ 剧中十分笼统地点明

西施对夫差的重要性， 用以命抵命的方式斩杀了

重臣伍子胥。 剧中演员虽然通过肢体语言表现了

夫差的犹豫， 但是犹豫行为背后的心理活动却并

未通过唱词进行说明， 也并未设计反对体增加戏

剧张力， 草草挥刀、 草草落下， 夫差的人物形象

因而是简化、 概念化和功能化的， 并未对丰满西

施人物形象做出应有的贡献。
最后， 西施的悲惨结局走向了宫斗剧。 一方

面， 越后怕西施与其争宠； 另一方面， 靠一个女

人战胜吴国有损王权威望， 以西施玷污越国之名

将其处死。 被污名化的西施在越后的逼迫下、 在

民众的惋惜中投江自尽。 用行动素模式图标显示

（见图 ４）。

图 ４　 国家大剧院版 《西施》 中

《江边》 之戏剧行动素模式图

面对残暴的越后、 莫须有的污名和死亡的威

胁， 西施一改以死相逼斩杀伍子胥的果敢， 未有

任何反抗成为任人宰割的羔羊。 临死之前， 她唱

道： “越国啊！ 我的祖国！ 女儿的心啊没有变

色！ 我要化作炊烟飘摇在你的山坡！ 我要化作春

柳！ 啊！ 轻轻地在母亲的怀抱里婆娑！ 我是点燃

四季的鲜花！ 是那缠绵的溪水围绕在你的身侧，

我将跟随着姑娘们的笑声， 在你春天的门口打

扮， 穿着！ 我还是你的女儿！ 我将在水边浣纱，
我将在水边歌唱！ ” 这些诗情画意的歌词反复吟

唱爱国之情， 但西施歌唱的 “越国” 与迫害西

施的当权者 （文种、 越后等） 所掌控的 “越国”
形成了矛盾的割裂。 在死亡威胁的极端情境下，
西施彻底化身为爱国主义精神的符号， 悬置了村

姑西施 １０ 年被逼无奈、 委曲求全、 忍辱负重的

真实境遇和真情实感， 破坏了最后一幕所构建的

冲突高潮情境， 完全削弱了被物化的女性命运与

政治权力斗争之间的残酷戏剧张力， 仅仅担负起

歌颂爱国主义精神的功能性作用。
综上所述， 通过行动素模式的分析， 国家大

剧院版的中国歌剧 《西施》 弱化了西施的性魅

力特征， 新增郑旦这个人物， 凸显了西施为了友

情舍身犯险、 斩杀伍子胥的重情重义的女性形

象。 但是， 依靠暴力胁迫西施就范的如同侵略者

的越国君臣与咏叹调中西施歌颂的祖国形象具有

无法弥合的冲突矛盾。 在重要情节的设计中， 依

托西施女性个体的悲惨命运与越国王权政治利益

之间所构建的戏剧张力， 几度消解在西施精致的

咏叹调里， 使得西施沦为爱国主义精神的空洞符

号， 既不是一个切实热爱越国民众、 痛恨复仇政

治、 反叛强暴王权的巾帼英雄， 也不是一个具有

行侠仗义、 热烈率真的乡村女性的动人形象。 编

剧似乎在 “巾帼英雄” 和 “仗义女侠” 两个刻

板女性角色之间摇摆不定， 既想要歌颂爱国主

义、 集体主义的牺牲精神， 又想要批判物化女性

和政治复仇的非法性。 虽凸显了女性有情有义的

高尚情操， 却未能将 “西施” 放置在女性主体

的位置上， 未能充分挖掘普通女性在封建父权斗

争中被工具化、 被暴力侵犯时的复杂精神世界，
始终将 “西施” 以概念化、 符号化形象成为编

剧批判封建父权政治斗争以及歌颂爱国主义精神

的工具， 以女性身体的献祭来批判 “帝国破、
谋臣亡” 的不公， 成为男性编剧精神祭奠的牺

牲品。
因此， 国家大剧院版的 《西施》 始终未能

走出 “他者” 的困境： 在男性编剧塑造下， 女

性在经历暴力胁迫———委曲求全———迫害致死之

后， 仍然置个人感受于不顾， 以生命的献祭造就

可歌可泣的悲剧英雄， 无疑是当代男性话语对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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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 “他者” 的再构建， 对理想 “第二性” 的再

要求。
（三） 音乐分析

瓦格纳将西方歌剧界定为 “用音乐展开的

戏剧”， “即以音乐作为主要表现元素和手段来

推进情节发展和戏剧冲突、 刻画人物形象的舞台

戏剧” ［５］， 当歌剧中人物塑造需要确立形象特征

时， 一般会出现适合人物形象的音乐元素， 用来

明确歌剧人物的音乐形象。 本研究在音乐分析部

分使用曲式分析法， 通过音乐中的音高、 节奏、
音色、 力度、 速度等微观要素进行分析， 探究西

施在歌剧中的音乐人物形象刻画手段， 进一步厘

清 《西施》 人物形象塑造的内在缘由。
在国家大剧院版的 《西施》 中， 作曲家主

要使用主导动机、 乐器音色对比、 旋律与节奏对

比等手法来刻画西施的人物性格， 并渲染与强化

西施的爱国主义人物形象。
为塑造西施爱国主义女性人物形象， 剧中最

精彩的音乐片段便是咏叹调 《春天的鲜花开满

伤痛的祖国》。 作曲家通过 ３ 个段落的设计， 以

再现单二部曲式为结构， 在 ３ 个段落中不断积蓄

西施对祖国的情感， 通过第二段呈示部的铺垫，
在第三段以西施主题的旋律为再现手法， 将西施

的爱国情感推向高潮， 在乐队伴奏的铺垫下展现

出一个柔弱女子为了国家而轰轰烈烈的牺牲自己

的爱国主义形象。 其中， 在第一段的第一句唱词

的旋律声部， 代表西施形象的主导动机的第一次

再现， 相对于第一次原型的出现， 此处在保留了

骨干音旋律的基础上， 节奏密度开始变大， 乐队

声部以竖琴与弦乐为主要伴奏乐器， 并基本保持

柱式和弦的行进方式在弱奏的强度中前进， 在整

体上突出西施的人声旋律部分。
而在第三段的尾声， 代表西施形象的主导动

机第二次再现将音乐推向高潮， 西施在唱词中强

烈地表达了对越国的忠心， 哪怕失去生命也在所

不惜， “倘若一缕光能把黑夜刺破， 一万次牺牲

能使伤口弥合， 我愿为你流放到天边， 我要看到

你的复活！” 此处乐队部分通过增加不同乐器之

间的音色与音量对比张力来营造出西施为国付出

的决心， 西施的人声旋律为其主题动机， 乐队中

第一小提琴、 第二小提琴与中提琴分别演奏西施

的主题旋律， 并以八度叠置的方式行进， 大提琴

与低音提琴通过在低声部拓宽与小提琴高声部之

间的音域空间来渲染， 并在该段的最后一句

“我要看到你的复活” 中， 在西施唱出 “我要看

到” 之后乐队突然的琶音上行积蓄力量后， 打

击乐定音鼓以极强的音量敲响， 乐队演奏戛然而

止， 留下西施在无伴奏的情况下唱出后半句

“你的复活”， 音高推到前所未有高度 Ｂ２音， 乐

队突然的安静使西施的个人爱国主义情感表达推

向高潮， 西施决心的背后所体现出的是一个女性

为国家献身的力量感。 该咏叹调在开头和结尾都

不约而同地使用了 《西施》 的主题旋律， 不仅

起到一个首尾呼应的作用， 更在相同的主题旋律

中通过改变乐队伴奏的织体来改变西施的情绪变

化所带来的爱国主义符号的体现， 不仅递进了西

施的爱国主义情怀， 还为西施积蓄了极强的爱国

主义能量。
《越兵抓西施》 的戏剧情境中， 作曲家使用

对比性音乐的手法展现出西施在挺身而出前内心

的挣扎， 以文种为首的越兵与村民形成两大对立

阵营。 在越兵押住郑旦逼迫西施献身时， 作曲家

使用配器手法， 将乐队的音色由铜管声部在高音

区阴冷的点状节奏所营造出的恐怖氛围， 当西施

出场后， 转为弦乐声部作为过渡， 主奏乐器由铜

管乐器艰涩阴冷的音色转换为弓弦乐器温暖的音

色后， 乐器音色带来 “冷” 与 “暖” 的转变，
并结合由不和谐音程组成的点状节奏过渡为长旋

律线条的小三和弦行进， 进一步强调音乐色彩的

对比， 以此来衬托出越兵抓西施时的冷酷暴戾与

西施为了好友郑旦挺身而出的侠义精神。 而西施

作为一介村姑， 面对强权的暴力威胁， 面对身体

与精神的被迫丧失， 面对生命轨迹的意外转折，
一个普通的社会底层女性的内心世界并未在音乐

设计中得以展现。
在最后一幕 《江边》 中， 越后将西施带到

吴越交界的江边， 逼迫西施投江而死。 随后西

施唱出了最后一首咏叹调 《请你用手指向越

国》， 是西施最后的咏叹， 全剧在这一高潮中

结束。 该咏叹调为单二部曲式， 结构上可以分

为 ３ 个部分， 作曲家使用音量变化、 旋律剧烈

起伏、 人物音乐动机再现、 节奏突变等音乐技

法来塑造出西施的爱国主义人物形象下的内心

情绪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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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第 １ － ３２ 小节） 为西施的恳

求， 西施面对越国的乡亲们说出自己内心最真

诚的恳求， 恳请他们告知越国的方向， 表现出

一个离家多年的人强烈盼望回归而又不得成行

的纠结情绪。 配器上多为弦乐组伴奏， 主要为

烘托剧情发展的凄凉、 悲惨场景。 音乐的速度

较为稳健， 以行板的速度开始， 西施的唱段娓

娓道来， 为了加深西施对祖国的呼唤与思念，
作曲家在旋律行进上多次使用了音程跳进， 通

过大跳的使用加深了演唱者的情绪爆发， 强化

西施对祖国深深的情感。 特别是进入间奏之

后， 西施的主题音乐再一次再现， 此处弦乐声

部将西施主题旋律进行八度纵向叠置齐奏， 为

西施人声唱段带来强有力的支撑， 音量突然的

爆发产生的大动态效果进一步加强了西施爱国

主义人物形象。
第二部分 （第 ３３ － ７８ 小节） 为西施的倾

诉， 西施把自己想象成围绕在祖国山水旁的炊

烟、 春柳、 鲜花与溪水， 与祖国融为一体， 即

使深入吴宫多年， 自己的心从未变过。 在第二

部分的间奏中， 小提琴的独奏旋律落在 Ａ 羽调

式上， 孤独而又哀怨， 表达出西施在强烈的爱

国主义情感下多年在吴宫中生活的内心孤寂。
西施在歌词中多次表达自己要化作某物而守护

祖国时， 音乐旋律线条从低音区到高音区的快

速大跳起伏， 使西施的情绪快速爆发， 加强了

西施想要拥抱祖国的情感张力， 在音乐快速到

达顶点后突然拉宽节奏的下行趋势音阶， 使音

乐有一种拉扯感与留恋感， 表达出西施对祖国

的不舍。 在该部分的尾声， 西施的主题动机最

后一次再现， 西施的人声旋律以极强的音量演

唱， 而乐队的弦乐声部以微弱的小三和弦忧郁

的色彩行进， 预示出西施悲剧性的结局， 即使

西施历经重重苦难后， 也愿意张开双臂拥抱祖

国， 将西施的爱国主义形象推向高潮， 使西施

的人物形象升华至大爱与大美的形象的同时，
也体现出西施人物的悲剧色彩。

第三部分 （第 ７９ － ８８ 小节） 为西施的盼

归， 西施看到祖国取得胜利， 盼望能回到家

乡， 情绪达到全曲高潮， 激动、 兴奋、 渴望，
心理充满着希冀。 面对再也无法返回的家乡，
面对多年献吴对自己的委屈、 面对越后的迫

害， 西施并没有在歌词中表达个人所遭受的不

公， 反而内心依然对祖国家乡充满赤忱， 顷刻

间将积蓄多年的爱国情绪瞬间爆发， 此处乐队

伴奏以快速的六连音节奏行进营造出紧张的氛

围， 伴随着西施唱段旋律不断盘旋上升， 音乐

的能量不断积蓄到最高潮时， 突然乐队声部全

部停止， 由西施的人声声部单独演唱全曲最高

音 Ｂ２音， 轰轰烈烈的结尾表现出西施强烈的爱

国主义 形 象， 也 同 时 渲 染 出 西 施 的 悲 剧 性

命运。

　 　 三、 台湾交响乐团版 《西施》：
爱情主义的傀儡

　 　 （一） 作品概况

台湾交响乐团版 《西施》 于 ２００１ 年首演，
该剧一共分为四幕九场， 故事情节取材自梁辰

鱼 《浣纱记》， 集中描述西施入吴前后、 吴王

宫殿内的算计等。
（二） 文本分析

剧中西施对范蠡一往情深， 恪守 ３ 年约定终

要与荣归故里的范蠡结为夫妻。 不料， 大婚之

际， 文种前来寻觅西施， 欲说服范蠡同意献出妻

子西施实施 “美人计”， 西施以爱情之名 ３ 次婉

拒。 第一次拒绝： “两地相思， 一日三秋岁月

长， 日夜盼望， 才盼到范蠡回故乡， 吉日良辰已

择定， 西施女明日披嫁裳， 怎能够， 弃旧盟， 别

故土， 侍吴王。” 随后与范蠡共同唱出： “如花

越女千千万， 何必一夷光。” 西施与范蠡一同拒

绝文种的请求， 展现出西施与范蠡想要在一起的

决心与信心。 而当文种以英雄功名为由劝说范蠡

时， 西施明显感觉到范蠡决心的松动， 故而再次

表明心意： “我不是玉貌花容， 我不要功名人称

颂， 我情愿与范蠡长相厮守终老乡野中， 范蠡务

农西施浣纱， 粗茶淡饭乐融融， 胜却锦衣玉食在

吴宫， 胜却英雄美人， 富贵荣华到头来中难免好

梦成空。” 范蠡却终因功名之欲改变心意， 同意

西施为国献身， 西施悲叹： “国仇、 家恨， 我岂

能无动于衷， 范蠡呀！ 两心相照， 儿女情浓， 教

我怎能背弃旧盟， 去争吴王宠。” 从行动素模式

来看台湾交响乐团版 《西施》 中西施入吴前的

形象 （见图 ５）。

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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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５　 台湾交响乐团版 《西施》 西施献吴之行动素模式图

西施 ３ 次拒绝献吴可以看出， 西施虽是一

浣纱的村女， 与文种、 范蠡的身份悬殊， 但却

能面对富贵荣华、 锦衣玉食丝毫不为其所动，
坚持爱情至上， 不愿背弃婚约， 据理力争， 勇

敢为自己发声， 颇具胆识。 但是， 全剧悬置了

整体社会文化背景和家庭环境的构建， 比如对

女性的文化规训 （如贞节观、 婚姻权利归父

权）， 西施完全成为一个爱情主义的傀儡。 而

范蠡对英雄美名的渴求远胜过对西施的感情，
西施不过是他成就政治事业和英雄美名的工

具。 面对高官文种和夫权范蠡， 西施作为封建

社会的一名底层女性， 无论怎么诉说情谊、 据

理力争都无法逃脱其献祭的命运。 舞台上， 当

文种和范蠡携手共歌复国大计之时， 西施只能

瘫跪在 ２ 个男人的脚下。 歌词中的深明大义、
为国献身， 不过是父权社会物化女性为己所用

的粉饰说辞。
面对亲自把自己献给吴王的未婚夫范蠡，

西施非但没有痛恨， 还与范蠡交换定情信物立

誓盟约。 波伏娃曾指出： “ ‘恋爱的女人’ 选择

了心甘情愿受奴役， 觉得这种奴役是她自由的

表现； 她竭力通过彻底承受自己作为非本质客

体的处境来克服它； 她通过自己的肉体、 感

情、 行为， 极端地赞美被爱的男人， 把他设立

为价值和最高的现实， 她在他面前要自我虚无

化。 对她来说， 爱情变成一种宗教。” ［７］ 备受奴

役的西施无奈之下将自我虚无化， 为了爱情自

我献祭。
西施进吴宫后， 面对吴王夫差的真心独

宠、 恩厚如天， 西施展现出痴情女子被迫成为

美女间谍后的身不由己和思想斗争， 甚至当夫

差被旋波和伯嚭挑唆欲杀忠臣伍子胥时， 西施

挺身而出试图制止吴王， 足以可见西施的朴素

善良， 一改 “美人计” 对女性的污名化。 伍子

胥之死完全是因为夫差狂妄自大、 听信谗言、
是非不分， 与西施无关。 西施在国仇与私情之

间的摇摆挣扎， 恰恰体现了西施是有自我感受

和独立思想的普通人， 不再是爱国主义的符号

和复仇的工具。
第四幕 《吴王诀美》 中， 越军在吴国大臣

伯嚭的叛变下轻松攻入吴国， 夫差临死前才幡

然悔悟， 错杀忠臣。 西施当即表现出对夫差的

愧疚： “西施本是越溪女， 奉君命入吴苑， 多

蒙大王恩情厚， 多蒙大王宠爱偏， 几曾料， 亡

国祸水是红颜， 是红颜。” 夫差却认为一切与

西施无关， 并且写下遗书保西施周全。 而旋波

揭露她与西施实为越国间谍， 夫差愤而刺死旋

波， 却不忍心伤害西施， 最终悲痛自刎。 面对

夫差的深情与死亡， 西施愧悔无地： “十七年，
形影相随， 蜜爱专宠， 恩情重……你为我劳民

伤财建筑馆娃宫， 你为我荒废朝政沉迷歌舞

中， 你为我诛杀相父， 把亡国祸因种， 都是西

施害你， 今日兵败姑苏， 终天饮恨， 霸业成

空。” 最终， 西施背弃与范蠡的旧情盟约， 在

范蠡面前自刎殉情。 从行动素模式的视角来看

台湾交响乐团版 《西施》 中的西施的形象 （见
图 ６）。

图 ６　 台湾交响乐团版 《西施》 西施之行动素模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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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范蠡既是送西施入吴的辅助者， 又是

西施与夫差结合的隐藏反对者。 与一心为事业的

范蠡相比， 夫差即使丢了国、 失了命， 也要护西

施周全， 对女性充满了爱护与尊重， 他是真的将

西施当做一个平等的人来看待。 西施作为一个普

通的女性在王权争夺和真情实意之间所构建的戏

剧张力中， 以女性个体的悲惨命运揭露了封建父

权斗争的残酷性和非人道。 但西施之死貌似是自

我意愿， 实际上不过是爱情主义的傀儡。 从为了

范蠡入吴到为了夫差自刎， 西施始终未能获得主

体性。
（三） 音乐分析

在台湾交响乐团版 《西施》 中， 作曲家主

要使用了乐器音色的对比、 拖腔、 节奏与速度的

对比等手法刻画出西施沉浸于情爱中的情绪起伏

变化， 塑造出其爱情至上的人物形象。
在第一幕第二场中， 文种前来拜访范蠡与

西施后， 向范蠡与西施说明了越王勾践需要西

施美女献吴王， 以求得国家太平。 在西施第二

次拒绝文种献吴的计谋时， 她并没有因为文种

提出的国家大义而接受献吴之事， 在国家利益

与个人利益的选择上， 西施更偏向个人的小情

小爱。 在歌词中， 西施明确拒绝功名利禄， 并

向范蠡倾诉她的爱意， 在情绪表达上相比第一

次拒绝更加着急， 把视角拉回到自己将来与范

蠡的现实生活中， 她希望与范蠡长相厮守终老

乡野中， 这样的生活比吴宫的奢华日子更胜一

筹。 在西施唱段前的间奏中， 文种唱段结束之

后没有任何过渡的情况下， 音乐直接进入高

潮， 弦乐组以快速度六连音节奏演奏出 Ｅ 羽五

声调式的音阶， 在重复了四拍后， 打击乐与铜

管组加入， 使旋律紧接着在调内以音阶模进的

形式快速向上爬升， 音量巨大， 作曲家通过在

西施唱段的间奏中突然爆发巨大的音量来表示

西施对献吴之事的惊愕感。 在西施的唱段中，
西施主题的人物音乐动机再次在第一句旋律中

出现， 并且， 作曲家在乐队伴奏的写作中使用

了 ３ 种方式来展现西施在表达时的内心情绪变

化。 （１） 在西施的前两句歌词中， 她向文种表

达自己并不想要献吴获得人人称颂的道德感，
乐队伴奏以弦乐轻声的震音为西施唱段留出空

间， 背景极弱的震音像是内心某种无法名状的

躁动扰乱着西施。 （２） 第三、 四句歌词 “我情

愿与范蠡长相厮守， 长相厮守， 长相厮守”，
是西施表达她心中所期望的生活， 内心是开

心、 幸福的， 乐队伴奏使用了弦乐组有律动的

拨弦来制造出西施内心愉悦的情绪。 （３） 西施

在歌词中表达对自己生活的理解， 她认为能与

范蠡在一起的粗茶淡饭生活， 比吴宫荣华富贵

的生活还要好， 乐队伴奏经过 ３ 个小节的过渡

后， 低声部大提琴以模仿复调的方式与西施唱

段的旋律呼应， 旋律线条较优美， 表现出西施

内心向往的美好幸福生活。
在第四幕尾声的唱段 《天地苍苍何处容》

中， 这首西施的咏叹调将西施对夫差的感情作了

说明， 总共可以细分为 ３ 个部分， 分别表达了西

施内心的情感历程。
第一部分前奏中， 作曲家运用配器手法， 通

过改变乐器的音色来形塑出人物形象的内心变

化。 夫差自刎后， 铜管声部的大号与长号在低声

部演奏出西施的人物音乐动机， 音色幽暗深沉，
紧接着一连串快速的颤音从管乐低声部的巴松、
单簧管快速向上过渡至高声部的中提琴、 小提

琴， 增加了紧张的氛围， 随后弦乐声部以三连音

节奏半音阶模进上行， 并配合定音鼓渐强的滚

奏， 作曲家通过铜管到木管音色的转换来展现出

西施在吴王夫差自刎后内心惊恐、 紧张、 不知所

措的情绪。 西施大惊失色、 情绪奔溃， 在弦乐的

上行半音阶后衔接进西施唱段的旋律， 作曲家使

用拖腔与高音延留的创作技法表现出西施惊恐的

情绪。 西施唱段的旋律直接从高音区的 Ａ２ 开始

直奔 ＨＩＣ３， 并一直停留在高音区， 将歌词 “地
裂天崩” 中的 “裂” 字的旋律以拖腔式的回旋

行进方式发展， 节奏先扬后抑， 在突出 “裂”
字表达的同时显示出西施内心对夫差自刎的惊恐

情绪。 在西施唱段的间奏， 作曲家再次重复前奏

中的颤音与上行半音阶， 在场面上继续加强了紧

张与压迫的气氛。 西施的第二句歌词 “地裂天

崩” 的音乐旋律相较第一句歌词有所舒缓， 音

区普遍下降了三度， 旋律音域的下降说明西施对

吴王夫差自刎的事实有所接受， 已不再像刚开始

那样慌乱。
第二部分为西施回忆起吴王夫差对她的恩

宠， 往事历历在目， 吴王恩犹如千钧重， 西施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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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的歌词 “恩情重”， 在 “重” 字上有长达十六

拍的拖腔， 音乐旋律以 Ｄ２音为中心音做上下回

旋式行进， 并在尾声短暂的上扬后五度跳进下

行， 拖长的旋律线条与回旋式的行进方式表现出

西施此时内心纠结与痛心。 乐队在西施旋律结束

之后以极快的速度渐强， 衬托出吴王死后西施痛

苦的情绪。
第三部分为西施自刎， 西施无力承担吴王恩

与越国仇， 她自觉自己使用了美人计使吴王夫差

疏于管理朝政， 导致吴国灭亡， 夫差才会自尽。
同时， 对于自己死心塌地的跟随吴王， 也一样背

弃了祖国的信任， 内心十分困苦， 西施歌词

“千钧重” 再次使用了拖腔技法， 歌词 “钧” 的

旋律以上下回旋式的行进方式发展， 发展中的旋

律由八分音符的三连音变为十六分音符的六连音

节奏， 突然加快的节奏使上下回旋的旋律线条衬

托出西施内心七上八下慌乱的情绪。 在面对如此

巨大的压力下西施无法自拔， 内心激动， 此段速

度突然加快， 小提琴以快速的十六分音符节奏在

中声部徘徊， 旋律动机不断重复， 营造出慌乱的

场面。 西施在自尽前崩溃的情绪不断堆积， 西施

唱段的旋律线条由低声部到高声部发展， 经由 ２
次铺垫， 将音乐氛围逐渐升高， 最终在西施唱段

的最后一句歌词 “黄泉路上永相从”， 音乐旋律

达到最高音 ＨＩＣ３， 在最后 ＨＩＣ３的延长音中高音

小号在高声部响起极其尖锐的声音， 如此大的音

乐能量制造出巨大的戏剧张力， 推动西施举剑自

尽的戏剧动作， 塑造出西施在生命最后关头的情

绪起伏， 一步步从慌乱走向崩溃， 最终酿成悲

剧， 塑造出西施爱情至上的形象。

四、 结　 语

两岸同根同源、 同文同宗， 在大力发展中国

歌剧的民族化和本土化创作时， 都将目光聚焦在

西施传说， 尝试重塑被封建父权物化的 “西施”
形象， 为中国歌剧赋予当代社会文化意义。

其中， 国家大剧院版的中国歌剧 《西施》
歌颂了西施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 在华美的咏叹

调里展现了西施对故土的热爱与眷恋。 但是， 全

剧没有将 “西施” 放置在女性主体的位置上，
未能充分挖掘底层女性在封建父权斗争中被工具

化、 被暴力侵犯时复杂的精神世界， 始终将

“西施” 以概念化、 符号化形象作为批判封建父

权政治斗争的工具， 以女性身体的献祭来批判

“帝国破、 谋臣亡” 的不公。 而台湾交响乐版的

《西施》 悬置了国仇家恨的封建社会背景， 强化

了西施对于爱情的追求， 无论是为了范蠡入越，
还是为了夫差殉情， 西施始终在 ２ 个男人之间纠

结徘徊， 似乎女性仅围绕着男性而存在， 用自己

的生命献祭给了爱情。 显然， 西施作为一种在场

的缺席存在于剧中， 完全是爱情主义的傀儡。
从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开始， “西施” 的人物形

象从英雄拉回到普通人。 西施从拥有自己的爱情

需求开始， 不再只是越国复仇的间谍工具， 重新

进入大众的视野。 国家大剧院和台湾交响乐团的

这 ２ 部中国歌剧 《西施》 延续了这一思路， 并

没有将西施塑造成拥有大无畏精神的英雄形象，
两版的西施都是被迫入越献祭身体， 直指封建父

权对女性的压迫与剥削。 同时， ２ 部歌剧没有对

西施进行性化塑造， 放弃了 “美人计” 对性妖

魔化的叙事惯例， 增添了西施的人格魅力 （国
家大剧院版的重情重义、 台湾交响乐团版的爱情

至上）， 与其同时也削弱了性别书写的力道。 ２
部歌剧并没有从社会文化背景、 家庭环境以及女

性主体经验去书写西施， 无论是为了姐妹舍身相

救的 “侠女”， 还是为了夫差以死相许的 “情

圣”， 西施都只是作为符号来完成创作者对美德

的想象， 内化了男性赋予女性形象的 “他者”
意识， 呈现出波伏娃所提出的 “第二性” ———
被构建的女性。

波伏娃认为女人要走出 “他者” 的处境，
第一步就是要消除已经内化了的他者意识。 ２ 部

歌剧所构建的 “西施” 无论在咏叹调中如何纠

结与挣扎、 在强暴的戏剧情境下如何勇敢与坚

忍， 其全部的价值意义在于牺牲和供奉， 以成全

男人的生命与价值。 西施在当代的歌剧故事中仍

不能因凭一己之力颠覆越国而成为一个获救的女

人， 堂皇的歌颂与修饰性的肯定难以掩盖剧中女

性自身的附属性， 难以逃脱女性的 “他者” 困

境。 当中国歌剧遇到西施传说， 当女性主义遇到

封建父权， 如何消除剧中内化的他者意识， 如何

在塑造女性形象时走出 “第二性” 的被建构命

运， 成为当代歌剧创作者不得不面对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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